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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生性暴力問題看性別平等教育
吳惠貞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I
引言：










　　　　　23．6．2006
協會於2001年至2003年期間聯同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趙維生副教授進行「香港中學性暴力問題研究系列」三步曲，我們從中學生（主體），教師（中學生主要成長的啟蒙者）及中學教育政策內容（青少年成長的培育系統）等三方面進行研究。第一步及第二步分別為「香港中學生的性暴力問題研究」(2001) 和「香港中學老師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及意見調查」(2002)，了解青少年中學生及教師對性暴力問題的意識，以探討中學生性暴力問題的實況，透過探討性暴力問題是否會隨著年代、年齡、教育水平不同或提高而有所改善，從而了解導致性暴力問題延續不絕的因素，進一步研究教育怎樣才可以對性暴力問題起轉化作用，改善本地性暴力問題之道。
「香港中學生的性暴力問題研究」(2001)全港性的中學生性暴力調查，訪問了超過1,600名中學生，超過一半(61.3%)的受訪者是13至15歲，近三成(25.5%)的受訪者是16-18歲，12歲以下的有一成(10.2%)，18歲的不足百分之二(1.7%)。受訪的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為6:4。至於就讀班級方面，就讀中一及中二的接近一半(46.1%)，就讀中三及中四的有四成多(44.5%)，其餘就讀中五、六、七的佔百分之九。

「香港中學老師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及意見調查」(2002) 全港性的中學教師調查，訪問了580名中學教師，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為6:4。大部份受訪者 (56.5%) 的教學經驗均為10年或以下，任教初中（中一至中三）級別及高中（中四至中七）的受訪教師比例約為7:3，四成受訪教師 (40.2%) 負責教授語文科；三成半左右 (33.6%) 教授數理學科。

II
調查結果：

2.1
中學生嚴重地暴露於不同形式的性暴力，對青少年造成不可估計的傷害：

近四成(39.6%)或以上受訪中學生曾遭受言語性騷擾，超過三成(32.6%)受訪中學生曾被迫有強制性的身體接觸，亦即是牽涉非禮的行為，而有3.8%受訪中學生曾經試過當「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3.6%曾經「被人強迫同佢造愛」等，涉及企圖強姦及強姦的侵害。侵犯者8成半是與受害者相識，包括：男女朋友、同學/朋友、甚至親戚/家人及師長。針對少女的性侵害更嚴重，四成半的16歲以上及超過三成半13至15歲的少女曾被『借故觸碰身體』。

根據統計署2001年9月數字，全港中學生的人口為456,455計算，約有180,756名中學生曾經驗語言性騷擾，約有148,804名中學生曾經驗強制身體接觸，亦即是被非禮，約有6,000名中學生曾被家人性暴力對待，更有16,432及17,345名中學生曾經處於被強姦的危機：「被人強迫同佢造愛」及「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

連12歲或以下的受訪者，有接近兩成以上曾遭受性騷擾，接近三成曾遭受非禮，1.8%曾經試過在「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1.2%)曾經「被人強迫同佢造愛」。而13-15歲或以下的受訪者有接近三成曾遭受性騷擾，三成半以上曾遭受非禮，更有(3.8%)曾經試過在「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3.6%)曾經「被人強迫同佢造愛」。這些都是涉及對13歲以下的兒童及16歲以下未成年青少年的性暴力事件，是嚴重的刑事罪行；對中學生侵害的嚴重性及廣泛性是不容忽視及低估。

2.2
校園及朋輩社群生活隱藏性暴力危機：

針對中學生的性暴力主要來自相識的人，其中四成(40.5%)的侵犯者是朋輩，包括：其同學或其他的朋友(26%)，甚至是其男、女朋友(14.5%)；侵犯的類型除了性騷擾及非禮，更涉及強暴。有三成(29%)對被訪者的性暴力是在校園內發生，特別是語言性暴力及非禮的行為，更有2.5%的受訪者是受到老師的性侵害，中學生在校內飽受性暴力對待。同時接近四成(39%)的強姦或企圖強姦在朋友家中發生，反映我們的學校不是想像中安全，而朋輩間的關係亦不是想像中單純。

2.3
言語性暴力泛濫於朋輩交往，延續對性暴力迷思，成為強暴文化的溫床：

中學生平均對性暴力的認識屬剛合格，但有四成半(45.1%)受訪者對性暴力只有很低的認識，約一半(49.3%)的認識屬於中等，約半成(5.6%)的認識屬於高，在13項與性暴力有關的行為，不及格的項目佔了6個，反映受訪者對性暴力問題認識不夠全面，對個別項目謬誤更深。中學生對語言性暴力界定最含糊。平均有接近五成被訪中學生對語言性暴力相關的3個項目包括：『讚賞或批評對方身材，令佢感到尷尬』、『唔理對方想唔想聽，繼續講鹹濕笑話』、『對方面前吹噓自己的性經驗』，只是認為與性暴力『可能有關』，更有兩成半回應是『明顯冇關』。

這些習以為常的語言性暴力不斷營造女性作為性工具(sex object)的觀念，將女性任意作為玩弄的對象，以物化女性的個人，偏低女性的地位，影響女性的自我價值及自尊感的建立，養成對女性不尊重的態度，錯誤塑造男性『以非一般的性經驗』作為『強者』的指標，對兩性的個人發展及兩性關係的建立上都產生不良的影響，青少年社群在延續對性暴力的迷思，是強暴文化的溫床。

2.4
中學生對個人身體自主及界線不清，約會性暴力更是頭號侵害陷阱：

不合格的3個項目都是侵犯者常用的，試探侵犯對象的侵犯行為，包括：『唔理對方是否鍾意，就搭住佢膊頭又攬佢腰』、『借頭借路用身體接觸對方身體』及『對方拒絕約會，依然對佢死纏爛打』，就連明顯違反個人意願的親密接觸『佢話可以俾你錫，你跟住又摷又上』，中學生的反應都是剛剛在合格以上，反映中學生對個人身體自主缺乏尊重及界線不清的問題。

在量表內16項目有10項，有三至四成的中學生回應答案是「可能有關」，反映出中學生一方面感到這些行為可能不妥當，但同時又不敢對這些不受歡迎的接觸表明立場或作出評價，特別面對相識人的『不受歡迎的接觸』時，當事人更是難於確定個人的自我空間及自主性，以致在面對大多數性暴力處境時，都是不敢採取果斷的行動去阻止，更往往在朋輩關係的壓力中，不知不覺地或是在互為影響下，成為受犯者或侵犯者。

約會性暴力更是中學生面對的性暴力問題中的頭號殺手。對中學生較為嚴重的性暴力侵害主要侵犯者都是其男、女朋友，牽涉較為嚴重的性暴力侵害，而受犯者更顯得無可奈何。當中包括：『自己話口左唔好，對方依然撫摸同親吻自己』佔50.4%；『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佔44.6%；『被人強迫同佢造愛』佔42.4%的侵害者是其男、女朋友。

青少年在抗拒強暴與維繫兩性親密關係的矛盾中，戀愛關係成為約會性暴力的糖衣，更往往不知如何處理，甚至以沉默來逃避問題，27.7%的受犯者在『自己飲醉酒、拍口左丸、在唔清醒時俾佢撫摸佢或係同佢造愛』後都只可『唔出聲/當冇事』；有32.2%『被人強迫同佢造愛』的受犯者對侵犯事件同樣『唔出聲/當冇事』，甚至有18.6%表示唔知點處理！侵犯者的關係越密切，問題越嚴重，受犯者愈難於面對，亦愈難得到應有的協助。

2.5
今日青少年的兩性觀念孕育明日的性暴力及家庭暴力問題

在『戀愛中的性暴力』部分的調查結果，反映青少年承襲著傳統對兩性親密關係的迷思。『在女朋友不同意下的撫摸/造愛亦不算是非禮/強姦』，『女性要滿足男朋友的性需要』，『女仔唔想其實扮純情』及『女仔鍾意男仔「夾硬口黎」』等項目中，平均都有三成或以上的被訪中學生是抱著一半一半甚至贊成的態度，這反映青少年的兩性關係觀念，仍然以男性作為征服者，女性作為被征服的對象及戰利品；男性擁有其伴侶，更可罔顧對方的意願為所欲為，而兩性關係中，女性更要交出自己心與身，有責任以自己去滿足男性的性需要，順理成章成為伴侶的洩慾工具。

更重要的是男生與女生對『戀愛迷思』明顯有差異，女性並不是想像中接受那些角色及對待；而抱一半一半，甚至贊成態度的男生比女生高一至兩成；調查中更多男生認為：女性的『反對』是『扮純情』，『夾硬口黎』是女人鍾意，女性應該對男人的性需要負責，男人可以操控女朋友的身體，所以毛手毛腳甚至施暴也可以。

這種以男人為中心的戀愛態度，培養男性在兩性關係中，往往從自己主觀想法出發，而完全不顧女性的感受，甚至扭曲女性的反應，而忽略向對方造成的傷害等霸道行為，例如：『對方拒絕約會，依然對佢死纏爛打』，或者認為可以強暴去略奪及佔有心儀的女性，在強暴中將女性的反抗掙扎曲解為『扮矜持』，助長兩性關係以男性為中心，發展成為針對女方性暴力文化。

當戀愛發展到婚姻關係，性暴力的迷思延續至家庭夫婦關係中，女性被期望負起維繫兩性關係的責任，將夫妻處於權力不均的關係中，不斷否認虐待行為，甚至將虐待行為合理化，將女性的評價在於她發展及維繫婚姻關係的能力，男性有權任意對待其伴侶，這種不惜以妻子的痛苦建築丈夫的滿足，都是潛伏婚姻中的暴力關係，家庭暴力的前奏。

2.6
整體家庭及『性』教育未能滿足青少年成長需要，支援系統亦未能有效支援

中學生對不同類型性暴力的認識，對性暴力與個人自主的界線，以致處理性暴力侵害的能力及事後求助的態度，意識都是十分薄弱，但家庭的管教及學校教育，在協助青少年面對性暴力問題上，根本不能滿足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啟導青少年面對成長的沖擊。調查結果中就讀較高年級的比較低年級的學生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較少，反映中學生並未因為年齡增長，年級遞進而對性暴力知識及防衛能力提高。

相反地，中學生受著個人成長階段影響，在青春期面對兩性關係探索，開始朋輩社群以致戀愛親密關係時，青少年承襲對兩性關係的迷思，對『雙方同意的親密行為』與『侵犯行為』的界線模糊不清，以至超過半數（男：51.4%；女：62.1%）的被訪學生會贊成或一半一半贊成「就算這種情況發生口係我身上，我都唔知點處理」。有七成受犯者表示事後沒有求助，在面對性暴力時只有三成的中學生會即時向對方表示不滿以阻止侵犯行為，而有成半的學生『唔出聲、當冇事』及一成表示『唔知點處理』，反映中學生面對性暴力是缺乏即時應變及行動能力的問題。

中學生對性暴力的知識主要來自朋輩(39.6%)、老師(35.4%)及漫畫雜誌(32.7%)。中學生最常用的三項處理方法：『即時向對方表示不滿』(31.7%)，『向朋友或同學投訴』(20.9%)及『唔出聲﹑當冇事』(16.8%)卻是成效最低的三項。此外『朋友』是中學生最常投靠的，亦是效用最低。青少年對性暴力認識不足，除了令她/他們經常陷於不設防的境況外，同時亦使朋輩間在面對性暴力問題，難以產生積極或發揮支持的作用，反映中學生性暴力問題需要成年人的介入以協助處理，而加強以上人士在協助青少年處理及面對性暴力的角色及功能的工作急不容緩。

2.7
一般老師在面對性暴力問題上信心不大：
令人安心的是教師整體上對性暴力的意識的水平是在中上，平均分都有七十分上（7.16分），相對於2000年中學生相同調查的整體水平（3.02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超過六成 (62.4%) 受訪老師，自評對「性暴力」或「性侵犯」一般認識，五成受訪老師(51%) 感覺自己在處理學生有關在校園內遭受性暴力的投訴的知識及技巧不太足夠或十分不足夠，相反覺得自己有足夠的知識及技巧的只得一成左右 (11.7%)，六成 (59.3%) 受訪教師認為自己在校內推行性暴力教育的相關知識及技巧不太足夠或十分不足夠，同時 (89.5%) 受訪教師認為學校應該加強學生在「性暴力」問題上的認識，反映老師普遍認為學校應加強學生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但同時又感到自己在校園處理學生性暴力問題缺乏信心，及推行性暴力教育的知識及技巧不足夠的兩難。

2.8
教師對性別的迷思與學生傾向相同，未足以抗衝性暴力文化對青少年的影 ：
雖然教師對性暴力的意識及態度上都比中學生表現更正面，但對性暴文化的意識傾向上，教育工作者與中學生可以說是大致相同。教育工作者依然強烈地應同有身體接觸的侵犯是性暴力行為，對非身體接觸的較為猶豫，主要都是圍繞一些社交上及語言上的性騷擾，包括「別人拒絕約會，依然死纏爛打」、「在對方面前吹噓自己的性經驗」，及「讚賞或批評對方身材，令佢感到尷尬」等。對不涉及直接身體接觸的性暴力行為，有五成 (50.2%) 認識程度屬低；同樣地教師也對兩性存有性別定型的觀念，對戀愛性暴力行為及對女性的性主權方面的價值觀模稜兩可，特別在兩性親密關係中，以男性為主導，女性依附之態度更是明確。例如只有一成半 (15%) 受訪老師，認為「對方表示願意親吻，自己接著繼續愛撫對方」明顯與性暴力有關，有16.8%男性及11.8%女性教師(12%男性/4.9%女性認為『一半半』；1.3%男性/3.7女性『贊成』，3.5%男性/3.2%女性『十分贊成』) 對「如果同自己男 / 女朋友造愛，對方唔願意都唔算係強姦」這個觀念，持有較為不明確的態度。
令人擔心的聯想，有35%的學生反映自己的性教育知識來自老師，學生與教師對性別、性暴力迷思同出一轍，是否引證了教育工作者對的性別迷思的傳遞作用呢？事實上，調查反映中學校園並不是性別中立的空間，校園內的性暴力問題正反映性別主意下造成兩性不平等的關係，語言性暴力是將個人的尊嚴作為無傷大雅的嬉戲，而師生的容忍更反映植根人們生活文化的性別歧視觀念。而這些性別歧視、性別定型觀念正是性暴力的源頭，將性暴力行為合理化。長久以來學校對性暴力問題逃避處理的心態，對性教育之不積極發展的根源，可能就是教育工作者對性別和性暴力問題的知識及技巧不足。
2.9
老師是經常地及有需要面對和處理學生的性暴力問題，可是老師對校園性暴力的警覺性低：
三成受訪老師 (30.7%) 表示，在過去一年曾接過學生有關遭受性侵犯的投訴，更有百分之四左右 (4.1%) 老師，曾接過學生最少三次有關投訴，反映教育工作者站在前線是面對不少青少年性暴力問題。

在29%青少年性暴力事件發生在校園的前題下，接近六成受訪老師 (59.3%) 分別認為現今香港青少年遭受性暴力或性侵犯的情況十分嚴重 (6.9%) 或頗嚴重 (52.4%)。而覺得校園性暴力問題嚴重的老師只有不足兩成。這可能反映在兩成半(26.6%)受訪老師曾接受學生投訴被性侵犯經驗中，校園性暴力問題比例較少，以及老師過去一年處理的青少年性暴力問題中，以非校園性暴力問題為主，導至教師對校園內性暴力情況並不掌握，還是因為校園性暴力均以非身體接觸及語言性暴力為主，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較為不確定的性暴力行為，以致教育工作者對有關的行為不以為然，掉以輕心？

2.10
老師亦自覺不足以面對及處理校園性暴力問題，難確保兩性平等的學習環境：
2成 （21.4%）的老師對非禮﹑強姦﹑迷姦等行為認識程度屬低，5成 (50.2%) 教師對沒有直身體接觸的性暴力意識低，二成半男教師 (25.8%) 對「女仔雖然話唔想攪，其實只係扮純情」這觀念模糊；也有兩成多男教師 (21.9%) 對「發生性暴力事情，其實主要係女仔自己要負責」，也認為當中對錯只是「一半一半」，存在「歸咎受害者」的性別不公平觀念。教師是校園性暴力事件中主要的執法及協助者；如果本身亦持有指責受害人的態度，重男輕女的觀念，甚至對兩性親密關係中以男性主導的反應，令人擔心教師在處理青少年性暴力問題時難以保持正確公平的態度；對不同形式性暴力行為的敏感度，甚至造就兩性不公平的教育環境及處境。

III
建議：

教師對約會性暴力、社交上及語言性暴力的意識低，反映教育工作者潛藏傳統的性別角色定型的觀念，深入去比較學生與教育工作者對性暴力及性別意識的傾向，可以說是同出一轍，這正反映性別不公平及強暴文化的現象，如果我們社會不積極干頂下，在年代轉變，性別歧視觀念及客觀性別不平等的環境 / 意識形態，只可能變得更暗悔；沒有針對性的抗衝文化建構，一般教育，甚至專業教育是不足以改善性別不公平的教育環境現實。
同時調查中反映我們的性教育及支援系統，實在不足以協助青少年免於性暴力侵害；中學生受著不同類型的性暴力侵害，浸淫於性暴力文化中，無奈青少年尋求的支援，不足以有效地為受犯者提供支援。

所以我們必須積極建立，抗衡性暴力的文化及支援系統，以培育無性暴力的下一代：兩性的性暴力 / 暴力關係與兩性的角色及性別身份定型有確切的關係，要改善性別關係中的強暴文化，必須從教育起步：

3.1
將性別教育加入正規教育課程內：

青少年是我們社會的明天，而性別歧視及迷思亦是很多家庭/社會問題的根源，以及窒礙個人的發展，而現時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受到的重視以至教育的內容，都未能滿足青少年成長的需要，所以要協助青少年面對成長的挑戰。教署應該投開資源建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政策，以推動教育工作實施兩性平等的教育原則；培訓青少年的性別意識，將性別教育加入正規教育課程內，透過對性暴力的討論及學習，提升青少年對性暴力的認識、警覺及自我保護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她/他們處理有關問題的技巧，培育青少年對個人的自尊感及別人的尊重，是建立平等、和諧社會的先決素質。

3.2
針對性暴力事件設立處理機制及程序指引：

校園性暴力的普遍情況是令人擔心，但要建立無性暴力的校園，並不等於建立一個無性的校園，因為性別意識是青春期青少年，自我發展的重要階梯。作為教育的基地，更應該加強校園內反性暴力的教育，政府有需要協助及監察中學校內設立反性暴力的政策及處理機制，以確保青少年免於性暴力的侵害。而學校更應針對性暴力事件，設立處理機制及程序指引，廣泛向學生宣傳，以建立朋輩間交往的互相尊重及反性暴力的文化，使她/他們能在朋輩間的性暴力事件，發揮積極的作用，以達致互相守望的功效，建立一個無性暴力威脅的學習和生活空間。
3.3
加強對教育工作者性別意識及對性暴力的警覺：

在調查中反映青少年的性暴力問題是需要成年人的介入，但可惜在性暴力受犯中學生的求助及處理過程中，無論教師、社工及家長都未能獲得青少年的信任。作為青少年重要的支援系統，是值得檢討成年人與青少年在討論性、兩性及性暴力議題的基礎。將性別及性暴力的意識教育納入在教師的專業訓練 / 教育中；為時現時在職教師提供性別及性暴力的意識培訓；以加強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及對性暴力的警覺，以增強與青少年討論性、兩性及性暴力問題的能力，更需加強對性暴力的警覺，以主動及積極的態度，協助學生面對性暴力問題。

3.4
提高家長協助青少年面對性暴力的角色：

在調查中，除了報警之外，青少年覺得向家長投訴是最有效的處理方法，可是求助者中只有一成會向父母求助，反映家長在協助青少年面對性暴力可以扮演很積極及有效的角色，但現時未發揮其應有的功效。所以應提升家長的關注，以加強家長的參與，使青少年面對性暴力得到更多及更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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